
如果没有疫情，蒋文龙本该在2月
份返校，与球队备战训练。原本在5月，
球队还将参加一场全国5人制的足球
赛事。如今因为疫情，球队在三个月的
时间里，备战工作难以开展，“我们平
时是每天下午3点训练，疫情期间就每
天下午3点开视频会议，会放一些诸如
英超、欧冠的视频来学习。”除此之外，
教练也给每个队员布置了体能作业，
“如果真的一直不动，回学校肯定是跑
不动的，何况家里营养又好，小肚子都
要出来了。”
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全国各

地体育场所开始有序开放，蒋文龙和
队友们也得以重回久违的绿茵场，“我
们一般约在下午踢球，相当于也上了
一节课。”在蒋文龙看来，除了体能和
力量之外，球感也相当重要，“一直不

碰球，球都会颠不起来，更不用说位置
感，或者场上的判断了。”
对于蒋文龙而言，足球在校园生

活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加入球队
一年，蒋文龙帮助球队夺得上海市大
学生校园足球联盟杯赛冠军，并在去
年的联赛上斩获超级组第三名的好成
绩。学校重视，教练科学化管理，是上
理工屡次斩获佳绩的重要基石，“平时
我们主教练袁指导会提醒我们，我们
超级组的队员，对自己的要求要比校
园组的更高。”
在学校的支持下，上理工的队员

每年会进行一到两次的外地拉练，在
蒋文龙大一时，学校球队去日本进行
训练。“当时约战了一些日本大学和高
中生球队，尤其是对阵高中生队伍让
我印象深刻，虽然身体不如我们，但是

他们的整体性非常出色，是我们需要
学习的。”有时，蒋文龙也会看看日本
高中足球赛事的视频，每当他看到几
乎坐满的体育场看台时，身为中国大
学生的他会由衷地羡慕，“不论是不是
职业球员，当有观众看你的比赛，你会
有些紧张，但又感到充满激励。我也希
望未来有更多人能关注中国的大学生
足球。”
一年多的时间里，蒋文龙与队友之

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球队新生，
蒋文龙融入球队进展迅速，“球队不排
外，大家在球场上全身心投入到比赛
中，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很好。”去年球队
前往西安参加比赛，蒋文龙水土不服无
法上场，可他坚持来到场边看完整场比
赛，“当时内心很急，但没有办法，只能
尽自己的全力支持球队。”

足球运动中少不了队友间的思维
碰撞，队友之间偶然有分歧也是常有的
事，“我们球队的气氛很好，最多就是在
场上拌两句嘴，但是比赛结束握完手，
大家再一起讨论。尤其是一些老队员，
会很耐心地解释，年轻球员也会理解。”
而遇上球员之间意见不合，主教练大多
让队员们内部消化，很少情况下会亲自
出马，“袁指导很少会和我们讲大道理，
但和他相处感觉很真诚，我们球员彼此
坦诚，也是受了他的影响。”
如今回到球队，蒋文龙又多了个

“志愿者”的外号。球队内部已经对其
进行表扬，主教练号召全队向他学习，
“其实都是应该做的事，身为球员还是
要用球场上的表现说话。每一个人都
有各自的使命，做好自己负责的工作，
那我们也就不枉此生了。”

大学生球员蒋文龙化身社区抗疫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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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底的上海春寒料峭，加上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让整座城市显得冷清。 天

还未亮，来自上海理工大学足球队的蒋文龙就整装出发，开始新的一天。 目的地很近，就在小区门

口；任务也不繁重，站在小区门口，为进出人员测量体温，然而蒋文龙一干就坚持了三个多月。 一次

球队视频会议，教练许久不见小蒋应答，后来才知道自家队员正忙于抗疫工作。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龚哲汇

“第一次知道志愿者是居委会发
来的通知，由于我们小区大多数是老
年人或是外地的租户，所以真正能报
名参加志愿者工作的人并不太多。”抱
着试试看的想法，蒋文龙去了居委会
报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身为年轻
人，又是大学生，自然要承担起一定的
义务，“不是都说’后浪’嘛，学校或教
练都希望我们能为社会尽一份责任，
这也是’后浪’的一种表现。平时我要
训练或者比赛，很少有时间服务社会，
所以趁着这次机会就报名了。”在居委
会领了一身制服、一把测温枪、几瓶消
毒药水，蒋文龙正式成为了小区防疫
志愿者的一分子。
在报名前，蒋文龙询问了父母的

意见，令他意外的是，父母也报名了志
愿者的任务，“我刚和他们说这件事的
时候，他们很赞同。其实，最终下决心
去做志愿者是他们鼓励的。”到后来，
蒋文龙一家在小区门口上演“上阵父
子兵”的美谈，一家三口几乎将一天12
个小时的值班全部包了下来，“有时我
爸有点饿了，就直接一个电话把我从家
里叫出来，帮他去接个班。一站站好几
小时，我也不想他累着。”蒋文龙一家上
岗前，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最骇人听闻的
时期，“尤其是我妈，一开始总有点担
心。每次早上我去做志愿者，她都会看
着我戴好口罩，提醒我注意安全。”
疫情期间，蒋文龙所居住的小区

实行24小时的检查机制，晚上8点到次
日早晨8点，由专人负责，其他12个小
时，则由四个班次志愿者负责。“原来
我是负责下午的，后来因为很多人复
工了，就开始做早晨的班次。”那段时
间，蒋文龙每天7点醒来，按部就班地
去小区门口，一站便是三个多小时。
防疫工作看似很简单，给进出小

区的居民测量体温，或是提醒外卖或

快递的小哥，禁止出入小区。“但当时
疫情也比较紧张，所以工作非常严谨，
生怕出了问题。包括那些返沪要隔离
14天的居民，我也要做好第一道关，让
他们去居委会登记。”偶尔有不配合工
作的居民，蒋文龙会耐心劝导，“主要
是消除误会，其实大部人还是很支持
我们工作的。”除此之外，因为有陌生
人出入小区的情况，蒋文龙在岗期间
会留意眼前人的模样和特点，“因为疫
情期间大部分人都宅在家里，所以大
概一个月不到，基本上把整个小区经
常出入的居民认全了。”
蒋文龙认识了小区的住户，而居

民们也记住了这个每次出行都能见到
的小伙子。有几天早班，天气还比较寒
冷，几位阿姨还悉心询问蒋文龙需不
需要早点，他笑着婉拒了对方，“本来
就是志愿者，也不好意思蹭吃蹭喝
的。”不过，受到邻居的肯定，也让蒋文
龙内心感到充实愉快，“因为我是球
员，大多数的认可来自于教练和队友。
我们年轻人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能得
到长辈或陌生人的肯定，就觉得这件
事没有白做。”都说城市的钢铁森林阻
隔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些天的蒋
文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5月下旬，上海各高校开始发出复

课的通知，蒋文龙也收到了球队重新
集训的消息，这意味着他的志愿者工
作将告一段落。“这段经历还是很难忘
的，认识了很多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帮助过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爷爷，我帮
他处理了一些手机上的问题，随后加
了个微信成了忘年交。每天我在他的
朋友圈里看到很多疫情期间的正能量
故事。如果未来再有当志愿者的机会，
希望自己还能出一份力。当然也希望
疫情早点过去，社会早日恢复正常的
秩序，我也可以快点回到球场上。”

“久违了，绿茵场”

大约在5岁时，蒋文龙第一次接触
到了足球，抱着希望儿子身体健康的
愿望，父亲将他送到了足球培训班。从
小学开始接受正式的足球训练，一直
到之后的鞍山初级中学、同济一附中，
都是上海的足球名校。“说实话一路过
来挺感谢足球的，练了足球之后才有
了好的学习环境。”
高一时，蒋文龙获得了前往上海

申鑫试训的机会，“球队教练看过之
后，觉得我表现还不错，想把我留在球
队，我也训练了一段时间。但如果长期
训练，我可能就此失去了原有学校的
学籍，只能选择职业足球这条路了。”

球员的人生十字路口比普通人来
得更快，将足球作为终身的职业，还是

回到学校继续念书，是令人纠结的抉
择。“当时球队正好换了一位教练，他的
风格是喜欢身体更加强壮，对抗硬朗的
球员。虽然我在的边前卫对身体要求不
是很高，但我这样的灵巧型的球员，上
场的时间也不多。”正是彼时，蒋文龙第
一次对自己的足球之路有了思考，“我
有自知之明，我身体比较瘦小，对抗这
方面太吃亏了，如果真的要选择走职业
道路，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
与家人和俱乐部商量之后，蒋文龙停止
了在申鑫的训练，返回高中继续读书。
从去年开始，申鑫陷入运营危机，

今年年初球队宣布退出中国足坛，从
此上海申鑫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当
时看到这则新闻，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毕竟是曾经待过的队伍，就这么没了
非常遗憾。”当时和蒋文龙一同试训的
队友，纷纷开始寻找下家，“薪水也没
拿到，有人去了南通，最远的听说去了
四川。我在想如果我当时留下来，现在
也不知道在哪里了。”
高中毕业后，蒋文龙被上海理工

大学录取，他也时常感叹当初的选择，
使他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很多球
员在我这个年纪就开始赚钱了，甚至
赚得还不少。但是踢球足球也是一碗
青春饭，过程中也有不确定的风险。包
括退役之后如何生活，也是需要考虑
的，所以我回来读书是选择一条较为
安稳的路，考上大学对我来说不一定
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合适的。”

上阵父子兵，防疫三班倒

曾试训申鑫梯队，人生路口选择读书

“身为球员还是要用球场上的表现说话”

“因为我是球员，

大多数的认可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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